
零 售 价 每 份 1 元  地 址 ：潍 坊 市 奎 文 区 文 化 路 1 8 0 1 号  邮 编 ：2 6 1 0 4 1  广 告 业 务 ：8 1 9 6 1 5 1  发 行 业 务 ：8 1 9 6 0 0 1  经 营 许 可 证 ：3 7 0 7 0 0 4 0 0 0 0 0 3 号  潍 坊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印 刷 ：0 5 3 6 - 2 5 1 1 5 1 5

星星期期一一
22002266年年66月月2299日日1166

捐捐抚抚恤恤金金为为集集体体买买农农具具

牟牟鸿鸿礼礼与与任任意意芳芳

    家家乡乡解解放放后后，，任任意意芳芳带带领领妇妇女女们们支支前前，，盼盼着着丈丈夫夫回回
家家，，但但却却收收到到牟牟鸿鸿礼礼牺牺牲牲的的确确切切消消息息。。她她把把440000元元抚抚恤恤金金
尽尽数数购购买买了了农农具具送送到到刚刚成成立立的的农农村村初初级级社社。。任任意意芳芳病病重重之之
时时，，阻阻止止孙孙女女给给县县委委写写信信寻寻求求帮帮助助，，她她教教育育后后代代，，要要继继承承
牟牟鸿鸿礼礼的的革革命命遗遗志志。。

  有了名字的任意芳，看着家乡解放
后政府带领村民轰轰烈烈搞土改，高兴
地逢人便说：“革命胜利了，他爹快回
来了，当年在青岛他许下我，革命胜利
后不是坐着汽车回家就是坐着飞机回
家。”她找到那80块大洋的债主说：
“大哥，还你钱的日子快到了，他爹一
回来就先把你的钱还上。”那债主连连
摆手：“他婶子，钱的事别说了，我不
要了，就权当我为革命做贡献…………”
  那些日子，她只要一有空，就跑到
南门外，望着伸向远方的大路，只要天
上有飞机飞过，她都仰起头一直看着着飞
机消失在天边，口中喃喃：“他爹啊，
哪架飞机是载你回家的啊？”
  白天，她带领妇女们为前方的部队
做军鞋、军衣；为路过休整的八路军战
士筹粮食、送面、送菜、送面饼。解放
潍县的战役打响后，她带头将家里的粮
食和木料全部献上，当时栏里有一头预
备繁殖小猪的母猪，她想也没想就让人
送到部队。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她有
使不完的劲。到了晚上，她照样点上那
盏长明灯，等待着丈夫早日回家。在漫
漫长夜中，终于盼来了天明，新中国成
立了。
  1951年，任意芳的大孙女降生了，
但丈夫牟鸿礼回家却遥遥无期。她让儿
子写信四处寻找线索，也去潍县县委寻
求帮助。只是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接到了
县委送来的信，要她和儿子去县委驻地
寒亭，谈有关牟鸿礼事项。儿子用独轮
车推上她，奔波20余公里到了县委接待

室，几位领导先热情地问了些家庭情
况，然后一位领导将一本烈士证和400
元抚恤金摆在了她面前，说：“经过组
织多方周密调查，牟鸿礼同志确实牺牲
了，但至今没查到牺牲在什么地方，组
织还在继续查找。”
  任意芳听后，完全不敢相信：“没
查到地方怎么就知道他不在了？不对，
我不信。你们给我去找活着的人，我不
要这些东西！”边说边把烈士证和抚恤
金推了回去，抚恤金撒了一地。
  过了一会儿，那位干部又说：“大
娘，我们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一时难
接受这个现实，但这是真的，人命关
天，我们怎敢拿烈士的生命信口胡说
呢？这400元，是最高级别的烈士抚恤
金……”任意芳听着，起身歪歪斜斜地
向门外冲去，后面的领导们一边齐声招
呼着：“大娘慢点！”一边追了出去。
  回家后，任意芳对牟鸿礼的牺牲依
然半信半疑，她晚上摇动着纺车，一边
纺棉花一边照看着旁边熟睡的孙女，一
边口中喃喃自语，祈盼丈夫平安回家。
  那400元抚恤金如何处理，儿子征
求她的意见。她生气地说：“谁叫你拿
回来的？你爹还活着，咱要这钱干什
么？送回去！”儿子说：“送不回去
啊。”她想了想说：“这样吧，眼下不
是大伙都入社吗，你用这些钱去买些种
地的家把什送给社里吧！”于是，牟土
宗进了几次城，购买了一大批农用工
具，送给刚成立的农村初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其中有一架铮明瓦亮的双铧犁，
是那个年代的最新式农具。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任意
芳还是没能得知牟鸿礼牺牲的
地点，她也开始相信上级说的
话了：年代太久，很难找知情
人。她将悲痛强压在心底，积
极参加家乡建设。任意芳已是
花甲之年，还带着过度劳累留
下的病根，却总是带头参加生
产队的劳动。农忙时加夜班，
她也一天不落。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尽
管按照烈属优抚政策吃着平均
口粮，但由于生产队分粮太
少，加上5个半大男孩饭量比成
年人还大，一年分的粮食吃不
了半年，总是加些糠菜勉强度
日。为了让儿子和儿媳全身投
入生产队的劳动，任意芳接过
了照顾7个孙女、孙子和全部家
务的重担。白天，她推磨、弄
柴、打水、做饭、洗涮，要为
10口之家不停忙碌；晚上，孙

女、孙子在她身边排着睡下，
她开始为孩子们缝补衣服，或
拉过纺车纺棉花。纺棉花所得
的微薄手工费就是这个家庭推
磨和买油盐的资金来源。
  见她蹒跚着扛一大箢篼瓜
干去磨面，一个好友说：“都
这岁数了，别硬撑了，反正你
家一分不挣也吃平均口粮，叫
你媳妇别出工了。10口人的家
务，别说你这把年纪，就是年
轻的也够累的。”任意芳说：
“要不是队里照顾，我这一家
要是按工分吃粮，早揭不开锅
了，我能替出媳妇来，队里就
多个劳力。”
  任意芳身体越来越差，双
腿浮肿，睡觉时浑身疼得翻身
都难，儿子也劝不动她。就这
样，她仍然戴着老花镜，用变
形的手指为儿孙们做针线活，
晚上纺棉花到深夜。

  1 9 7 5年中秋节后的第二
天，任意芳突然上吐下泻。一
开始，一家人以为只是普通闹
肠胃，可一个多月后，病情不
但没好转，反而加重了，起不
了身。牟士宗将她送去高里公
社医院一查，患了黄疸型肝
炎。当年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住院全部报销医药费。任意芳
住了院，由小孙女陪床。用药
后，任意芳病情好转很快，半
个月就可以由小孙女扶着下
地，完全有康复的可能。但住
院35天后，尚未痊愈的任意芳
就出院了。原因是住院买饭需
用粮票，实在承担不起这项
开支。
  出院后，任意芳坚持住在
老屋，吃的是黑瓜干窝头，也
被迫停了药。转眼到了冬天，
冰冷的土坑、单薄的被褥，晚
上常常冻得睡不着觉，但她却
怎么也不搬。
  大孙女看到奶奶病中的样
子，便给潍县县委写了一封长
信，信中介绍了家庭情况和奶
奶的病情，盼望领导帮助解决

点细粮和免费药物。信还没送
出去，就被任意芳撕成碎片，
她语重心长地对大孙女说：
“孩子，不能这样，你爷爷当
年在青岛跟我说过，家里无论
遇到什么难事，都不能向上级
伸手。要记住，你爷爷当年闹
革命，不是让我们后来拿着当
本钱用啊！”
  就这样，任意芳在老屋土
炕上熬了近两年，于1977年10
月30日去世了。11月2日，高里
公社党委为任意芳举办了追悼
会，全村男女老少都到了场。
桌上摆着两个骨灰盒，一个写
着牟鸿礼，一个写着任意芳，
后葬于村里公墓。这对革命患
难夫妻，在阴阳相隔46年后，
终于在儿孙的别样安排下“团
聚”了，他们是夫妻，也是战
友。1999年国庆节前，儿孙们
为牟鸿礼和任意芳立了墓碑。
  本期图片由牟兰贞提供
（署名除外）
  本期资料来源：《精神永
存 — —— 记 牟 鸿 礼 和 他 的 战
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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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以后的牟鸿礼故居


